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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期前后
，

小区里起了动静
。

西边和南边
的那一排店铺

，

一家一家的
，

都陆续关门了
。

门上的饰板拆掉了
，

底下原色的三合板或者
五合板裸露出来

，

门口堆积着垃圾
，

流浪猫在
其中出入

。

有个别几家的主人
，

在门上贴了
A4

大的
纸

，

写着
“

搬迁到凤城三路唐朝酒店对面
，

欢迎
新老顾客光临

”

的字样
。

也不算远
，

走也就十多
分钟

。

但我去的次数肯定不会多
，

也许一次都
不去

。

这和眼睛跟前
，

这和必走的路上就有
，

是
大不一样的

。

人图方便
，

也就这么一点方便
。

这些店铺突然停业
，

是因为这些房子要
全部拆除

，

原地上将盖起高层的大楼
。

西安城
土地金贵

，

这里发展多年
，

只有这一片的价值
还没有得到最大挖掘

，

自然要充分利用
。

都是
存在了十年的房子

，

就这样要消失了
。

这个小区占地千亩
，

是一家外地的企业
迁来后建设的

。

以后
，

在这里新建的高层大楼
的一层

，

因为挨着街边
，

我估计还是商业的店
铺

。

但再要出现如今这样的铺面
，

我觉得没有
可能了

。

租金绝对上涨
，

一个卖面卖饺子的如
何承受得起

。

今后
，

这里出现的一定少不了银

行和高档烟酒店
。

如果是饭馆
，

那也是带星级
的

，

我吃不起
，

就不吃了
，

回家自己做
。

原来的店铺
，

都是一层的房子
。

从进小区
开始

，

先东西向
，

在靠南的路边是一溜
，

到小区
中心十字路口前

，

直接一拐
，

变成南北向
，

靠
西

，

又是一溜
。

这十年间
，

这些店铺
，

都经营得
不错

。

主要是各种饭馆
，

制作出不同风味
，

品种
虽然单一

，

但都做得用心
。

小区里住了几万人
，

尤其是到了中午
，

时间紧张
，

不想做饭的多
，

出
来吃

，

进去随便一家
，

找个座位都难
。

也有经营
不下去的

，

一个湖北风味的馆子
，

一个卖烩面

的馆子
，

经营了一年多
，

长时间冷清
，

只好转手
给别人了

。

门牌也换了
，

一家变成卖服装的
，

一
家变成美容的

。

最成功的是一家牛肉面馆
，

原
来叫兰州南关十字牛肉面馆

，

后来改称基地
牛肉面馆

，

增加了亲和力
。

这里天天满座
，

开票
的也由笑脸变成冷脸

，

大家也不责怪
。

我吃的
回数多

，

但没觉得有多地道
。

我是为了填饱肚
子

，

也是图个实惠
。

我就奇怪
，

别人为什么都认
为这一家的牛肉面能把人吃上瘾呢

？

还有一
家西北羊肉馆

，

一家辣嫂子面馆
，

生意也十分
红火

。

我也是这两家的常客
。

开头
，

西北羊肉
馆的清汤羊肉真下了工夫

，

汤是煮肉的原汤
，

肉也是班车每天从陇东捎带过来的
。

隔上几
天

，

我就想吃的不行
，

就大清早吃一回
。

后来
，

一碗由五块涨到十块
，

我也去
，

不心疼钱
。

再后
来

，

我发现汤的味道变了
，

肉也不香了
。

我猜测
汤是骨髓粉调的

，

肉是附近市场上买的
，

我就
不再去吃了

。

辣嫂子面馆的面
，

有白面
，

也有荞
面

，

干的汤的
，

吃起来都可口
。

只是越往后
，

面
的分量越少

，

怪气人的
。

在这些铺面由西向南转折的中间部位
，

是十九粮贸商店
，

在这一片规模算最大的
。

第

一次见到这么个名称
，

我以为还有十八粮贸
甚至二十粮贸

，

后来发觉这是一家连锁店
，

十
九粮贸是品牌

。

十九粮贸也成功
，

早晚人不断
进出

，

手里提的袋子装满满的
。

一段时间
，

还给
家里送

，

给我就送过大米和清油
。

这里相当于
一家超市

，

种类还挺齐全
。

十九粮贸开两个门
，

东西结合部的门一进去
，

有豆浆和肉夹馍
，

只
在早晨有

。

东边的门口
，

去年冬天出现了一个
卖包子的

，

就在门口蒸包子
，

也是早晨才有
。

卖
包子的就在早晨利用门口这一点地方

，

早晨
人少

。

我上班路过
，

买两个大包子吃
，

一个韭菜
的

，

一个萝卜的
。

这包子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
包子

。

遗憾的是
，

卖了三个月
，

卖包子的不卖
了

，

蒸包子的家当收了
，

人也不知哪里去了
。

十
九粮贸会盘活场地

，

就是房子外头屋檐下的
一溜台阶

，

用木条的支架
，

镶嵌上玻璃
，

构成长
方形的方框

，

把台阶框住
，

隔成了一个个小间
，

租给卖杂志的
，

卖鲜花的
，

卖烤香肠的
，

卖彩票
的

。

地方虽然紧张
，

但一个两个人待里头
，

也有
了一份营生

。

卖彩票的吸引人多
。

谁都想发财
，

这能理解
。

可是
，

发财哪有那么容易呢
。

大海
捞针的事情

，

我是不会再费神了
。

这些开店铺的
，

这么多年
，

挣不下两个
，

总挣下了一个
。

虽然这次被迁走了
，

但手里有
些资本

，

到别处发展
，

也许更得当
。

我担心那
些传菜的

，

洗碗的
，

年纪不大
，

立足未稳
，

这里
干不成了

，

又到哪里去找吃喝
。

这里的店铺少
说也有

30

家
，

一家这样的人有两个
，

也是一
个大数字

。

给我拿过筷子
，

倒过开水的娃娃
们

，

但愿你们能顺利地被新掌柜接纳
。

至于由
于这些店铺停业而没有地方吃饭的人

，

就自
己克服吧

。

吃饭无非多走几步路
，

权当锻炼身
体

，

去了还能多吃几口
。

我知道一个地方
，

就
是刚家寨

，

那里头全是卖吃的的
，

花样多
，

还
比这里便宜

。

我就经常去
，

有一家裤带面馆
，

吃了绝对下回再去吃
。

时光似乎只是一瞬间
，

这些店铺都要消
失了

。

以后
，

这一带的形态将以另外的面貌呈
现

。

存在了十年的店铺
，

和我的生活密切
，

天
天见

，

天天打交道
，

说消失也就消失了
。

社会
就这样

，

生活就这样
，

人生也是这样
。

顺其自
然发展着

，

变化着
，

这是正常的
。

只是十年来
习惯了的景象

，

一下子没有了
，

我一时有些不
适应

，

我得慢慢适应
。

�即将消失的店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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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
？

告诉你吧
，

读硌
牙的文章

，

就让我想起这句话
。

不讲其他因
素

，

只讲文字和文章产生的阅读感受
。

我最
怕读两种文章

：

一类是纯净度最高的文章
，

一类是含沙量最大的文章
。

纯净度最高的文
章

，

一般每句话都非常正确
，

每句话都无可
非议

，

但是从头读到尾
，

在一堆
“

既要
……

又
要

……”、“

不仅
……

还要
……”

之后
，

只能感
觉十分重要之外

，

一般不知道到底想说什
么

。

这类文章
，

一般需要领会
“

精神实质
”，

这
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

，

等到这个过程差不
多的时候

，

往往又有新的
“

精神
”

需要人们放
下刚深入领会到的

，

去重新领会另一种精
神

。

这类文章无害
，

因为纯净度高
，

但是否有
益

，

我想与读者的悟性有关
。

常常看到
“

学习
心得

”

这类的文字
，

就是在表明作者的心声
“

我的悟性很高
”！

以前
，

毛泽东对这类文章
斥之为

“

党八股
”，

现在不用这个词
，

叫
“

官样
文章

”，

在官场上写
，

官场上念
，

与老百姓关
系不大

。

硌牙文章与老百姓有关
，

沙子多的那类
文章也是讲道理的文章

，

但讲的道理让人感
受到在

“

道理
”

之外的东西太多了
，

像如今食
品里的添加剂

，

三聚氰胺
、

苏丹红
、

吊白块之
类

。

就说这书评文章吧
，

本是书生之间交流
读书心得的闲散文字

，

现在读起来
，

让人感
到犹如满嘴跑沙子

，

吞不下去
，

又吐不干净
。

当然含沙量最高的文章
，

绝对不是书评类的
文章

，

报纸刊物上大量卖药的
、

卖保健用品
的

，

卖影视明星的
，

卖股票的
……

不仅是含
沙量的问题了

。

只是因为爱读书
，

只是因为
曾经的书评文章比较清明

，

所以
，

当
“

这股河
水

”

也混浊起来
，

感受也就强烈
，

也就忍不住
想说几句

：

一是
“

请安问好
”

式
。

这类书评文章
，

文字
顺畅

，

说话明白
，

客客气气
，

礼数周全
。

该说的
都说了

，

作者如何有名气
，

作品如何有意义
，

哪家出版社出版
，

多少银子能买到
，

只不过说
得无关痛痒罢了

。

读这类书评
，

一是想
，

也许
作者真是过气名人了

？

写了作品虽有人评点
，

又无出彩处可说
？

说真的
，

这类书评害人
，

还
不如不写

。

没读书评
，

见是知名作者写的新
书

，

新奇感会让我有买的愿望
，

一旦读了这类
书评

，

歇菜了
。

二是
“

一呼百应
”

式
。

一本书刚上架
，

读
者的指头还没有碰到封面

，

报纸上就一版又
一版的叫好文章

。

细细一看
，

还是新书发布
会

、

新书讨论会或者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
稿

。

这像当年天桥撂摊
，

也像今天新店开张
，

“

托儿嘛
，

谁不知道
？ ”

这类书评不是没有用
，

用处在
“

造势
”，

让人知道作者有
“

背景
”，

这
背景也许是商业的

，

为争取发行量
；

也许是
官方的

，

为争取
“

某某奖
”。

就因为是造势
，

写
的人不会认真写

，

看的人不会认真看
，

都不
傻

。

如果真有傻子
，

那就是认真把这一整版
的文章读完的人

！

三是
“

抚摸拥抱
”

式
。

写书评的忘了是写
书评

，

用上了情书文法
，

批发一堆又一堆肉
麻词汇

。

在评论作品的同时
，

重点评作者
，

大
讲文品与人品如何高度统一

；

在重点评作者
的同时

，

不忘交代自己与作者之间的同窗之
情

，

或是仰慕之心
，

或是师生之谊
，

总之
，

读
后确实让人感受到论者与作者之间情真意
切

，

而论及的那本书如何
？

原来不知道
，

读了
更迷糊

。

四是
“

借巢下蛋
”

式
。

这是新锐批评家常
玩的把戏

。

说是评价一本图书
，

只是借这书
为药引子

，

引出一堆新式
“

药方
”，

像读老中
医开的方子

“

黄芪二钱
，

当归三钱
，

半夏二
钱

，

生地三钱
……”

读这类书评
，

一大堆半生
不熟的名词

，

让你知道论者最近又知道了多
少新词

，

多少洋名
，

多少国粹典籍
！

其实
，

在
这个传媒发达信息爆炸时代

，

当一个知道分
子比当一个知识分子容易得多

，

而一有机会
就出手自己知道的那点新概念

，

只会造成一
个后果

———

读者不知道这本书作者的水平
有多深

，

只知道这位论者的才学有多浅
。

种
瓜得豆

，

如此而已
。

说到这里
，

我还要说
，

这些都不是大毛
病

，

不是三聚氰胺苏丹红
，

只是沙子多了
，

硌
牙

。

因为爱读书
，

也就爱读点书评文章
，

读了
总会遇到硌牙的沙子

，

不是不吐不快
，

而是不
吐不行

，

写下这不招人待见的文字
，

但愿不会
硌了谁的牙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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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要想买电脑
，

请到城南磨子桥
”……

如今在历史古城成都
，

每当人们说起
“

磨
子桥

”，

必然联想到的是
“

成都电脑一条街
”，

很少会有人去想那里究竟有没有一座桥
！

可将岁月重新拉回到
40

年前
，

在眼下这
条汇集全世界日新月异的电脑产品的街市东
边

，

那里不仅真的有一座名为
“

磨子
”

的小桥
，

而且其周边自然环境形成的
“

小桥流水
、

竹林
成荫

、

茅屋遍地
”

的田园风光
，

至今都深深印
记在我的脑海中

。

说一句动情的话
，

正是经历
了

“

磨子桥
”

当时
“

绿
”

的美好存在
，

我的童年
才有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趣味和快乐

。

1960

年
，

我们家从市中心搬到了当时还
属于郊外的

“

磨子桥
”

附近
，

因为我父亲工作
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要在这里建几个
科研所

。

选择建所的地点离
“

磨子桥
”

仅有
100

多米
，

其实
，

这里后来围成的一个方圆
1

平方多公里的科研大院
，

在解放前还是城市
人前来埋葬他们已逝亲人的一片坟地

。

但在
院墙外面

，

却是四季常青的农田和一个个被
竹林所包围的农家茅屋

。

当时周边的农家均
为成都市金牛区得胜公社

“

磨子大队
”

的社
员

。

为何取其名
？

也是因为这里有座年深几百
载的

“

磨子桥
”。

到
“

磨子桥
”

之地
“

安家落户
”

时
，

我还不
到

6

岁
。

这时
，

我也只见
“

桥
”

而没有发现那碾
谷的

“

磨子
”

了
。

听当地老人讲
，

解放前
，“

磨子
桥

”

边上真的有一个靠河水转动的
“

大石磨
子

”，

每到秋季
，

周围十里八乡的乡亲必会来
这里借

“

自然
”

之力碾米
，

但解放后
，

慢慢有了
电动打米机

，

那桥边的
“

大石磨
”

因失去了使
用价值就被人给撤掉了

。

此后
，“

磨子桥
”

仅作
为成都市的一个地名保留到现在

。

儿时的
“

磨子桥
”，

是一座宽
4

米
、

高
2

米
多的石拱桥

。

桥的出口是一个回水
“

堰窝
”，

夏
季水深能淹到大人的脖子

，

当年是我们小孩子
抒发童趣和快乐的地方

。

每到酷暑天
，

不管是

当地农村小孩儿还是我们
“

科分院
”

的娃娃
，

没
有哪个不喜欢跑到这个回水

“

堰窝
”

里玩耍的
！

记得最初我还不识水性
，

跟几个大娃娃到
“

堰
窝

”

里去玩水
，

一不小心走到了深水处
，

双脚一
下子找不着踩处

，

把我吓坏了
，

幸好身旁一个
大一点的孩子眼疾手快将我拉到了浅水处

。

当时
“

磨子桥
”

下的河水
，

还是从远处都
江堰灌渠中流过来的

。

除了喜欢在
“

磨子桥
”

下的回水
“

堰窝
”

里玩水
，

我们感到最惬意的
就是站在桥下的浅水处

，

观赏那些成群的小
鱼在激流中逆水而上

。

有时候
，

我们也钻进那
黑乎乎的桥洞

，

用小手指去掏那些因怕热而
躲进石缝里的各种小鱼

，

好玩极了
！

在那时
，

别说是
“

磨子桥
”

下河里的鱼儿
成群

，

就连四周农田边的大小水沟里也生长
着许多鱼儿

。

我哥哥就常领着我到田边地角
的小沟里去抓鱼

。

方法很简单
，

就是在长约
10

公尺的小水沟两边垒土扎坝
，

然后用脸盆
将沟里的水向外舀

，

等水舀干后
，

一条条鱼儿
就活蹦乱跳地露了出来

，

我们每次都有一斤
多的

“

收获
”。

除经常到
“

磨子桥
”

周围的小河小沟里抓
鱼

，

我们还经常在夏季学农村的孩子到秧田
去逮黄�

。

深夜九十点钟后
，

我们提着个像小
平碗的煤油灯

，

不顾蚊虫的叮咬
，

一步一步沿
着田埂边走边照

，

一旦发现水下躺着
“

一动不
动

”

的黄鳝
，

便用一个用竹子做成的两边带齿
的夹子将它的头死死夹住

，

然后放入腰间的

小竹篓
。

每次都要逮上十多条黄鳝
，

但在
“

收
获

”

中也付出了代价
：

回家对着镜子一照
，

发
现整个脸已被煤油灯的烟熏得一团漆黑

，

让
人忍俊不禁

。

那时的
“

磨子桥
”

竹林连片
，

几百户农家
的茅屋被竹林包围着

。

在我们
“

科分院
”

内也
生长着不少竹子

。

记得那时看过
“

山间铃响马
帮来

”

的电影后
，

我们这些娃娃便模仿电影里
的镜头

，

从家里偷些米
，

砍几棵竹子
，

然后烧
一堆火做竹筒饭吃

。

“

磨子桥
”

的田园风光特别美
：

春季
，

从远
处望去

，

遍地都是黄灿灿的油菜花和翠绿的小
麦

；

夏季
，

四周开满了红白相间的莲花
，

长满了
丝瓜

、

南瓜
、

四季豆以及大片大片的水稻
……

浓缩了川西平原乡村特有的景色
。

那时自然生
态好

，

还有不少动物出没
。

有一次
，

我看见几个
农村娃娃趴在

“

磨子桥
”

边一簇竹林地上
，

像掏
什么东西

，

原来是发现了一个蛇洞
，

蛇的尾巴
刚好露在了洞外面

。

没多时
，

听到一个趴在洞
口的娃娃激动地大喊

：“

逮到了
！

逮到了
！”

只见
他从洞里

“

生拉活拽
”

出一条足有一米多长的
“

菜花蛇
”。

那时
，“

磨子桥
”

周围的农家竹林常
有蛇出没

，

我们晚上经过竹林时提心吊胆
，

总
不忘提着一根棍子不停地敲打

。

当年的
“

磨子桥
”

周边还是
“

鱼米之乡
”，

由
于当地水资源丰富

，

不仅河水常年不息
，

而且
挖地一公尺地下水就

“

突突
”

地冒出来
。

当时
，

农民吃的都是甘洌的井水
。

印象中
，

我那些同

在
“

磨子桥小学
”

读书的农村同学
，

没有喝开水
的习惯

，

感觉口渴了
，

就用个木瓢舀起家里水
缸里的井水往嘴里灌

，

且从未听说过谁喝了
“

井水
”

拉肚子的
！

而且让我们这些在附近
“

大
院

”

里生活的娃娃感到好奇的一个现象是
：

在
接近零摄氏度的冬天

，

个个农家水井都会冒出
一股股热气

，

用手去摸刚刚打上来的井水
，

感
觉比河水要暖和得多

。

大人告诉我们
，

那是地
上地下气温不同使然

。

回想在
“

磨子桥
”

的童年生活
，

其中令我
十分怀念的还有

“

农家饭
”。

我上小学时班上
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是农家子弟

，

由于和他们
相处得还不错

，

我几乎在大多数农村男同学
家里

“

混
”

过饭吃
。

那时
，

农家做饭烧的都是从
田里抱回来的秸秆

，

煮出来的
“

闷锅饭
”

特别
香

。

我们最喜欢吃的是刚刚起锅的
“

闷锅饭
”

锅巴
，

看上去黄澄澄的
，

冒着热气
，

散发着香
味

；

还有那用柴火炒出来的
“

回锅肉
”，

味道不
知道比我们现在多半靠饲料催肥的猪肉要
“

香
”

多少倍
！

时光荏苒
，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
，

随着成都
市城区面积几何倍的扩大

，“

磨子桥
”

周围的
“

田园风光
”

已消逝得无影无踪
，

替而代之的
是鳞次栉比

、

充满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
。

我
想

，

早年修建
“

磨子桥
”

并在桥上安放
“

大石
磨

”

的人也许没有料到
，

这个以原始简单方法
碾米的地方

，

日后会变成一个汇集高科技的
电脑产品集散地和大市场

！

“

磨子桥
”

边的童年

□

黄
爱
萍

□

黄
爱
萍

已是暮春
，

乍暖还寒的日子悄然退去
，

早晨的阳光渗透出夏日的气息
。

仿佛是在一
夜之间

，

所有的树都变绿了
,

嫩芽挣脱树皮的
约束

，

舒展出多姿多彩的枝叶
，

桃花粉粉的
花瓣露出娇艳的笑脸

。

看着含苞待放的桃
花

，

不由得想起了诗句
“

人面桃花相映红
”

,

也
想起了

“

桃李满天下
”

的俗语
。

一个
《

回望讲
台

》

的标题油然而生
！

也许因为不甘空耗余
生的光阴

,

也许还因为
25

年的讲台经历无法
释怀

。

一幕幕的场景如同一幅巨大的画卷徐
徐展开

，

也像一首难忘的歌在心底久久吟
唱

……

仍记得告别学校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班
的中考百日誓师大会

，

那是
2009

年
3

月
17

日
，

一个周六的下午
。

在学校的小礼堂
，

召
开由家长

、

老师
、

学生一起参加的别开生面
的初中毕业班家长会

。

穿着校服的学生和自
己的父母坐在一起

，

老师们坐在主席台两
侧

，

主席台的一面白墙上
“

迎中考百日誓师
大会

”

的艺术字投影格外醒目
，

音响里播放
着欢快的乐曲

，

烘托出既严肃紧张又不失活
泼热烈的会场气氛

。

两位学生主持会议
，

情
绪饱满

，

声音洪亮
，

学生代表的挑战书和迎
战书的宣读更是慷慨激昂

，

对中考充满信
心

，

如同军人的战前动员
，

点燃在场人心中
的奋斗激情

，

要用百倍的努力和顽强的拼搏
奔赴中考

———

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
！

家长代
表的发言情真意切

，

感人肺腑
，

既抒发了父
母的拳拳之心

，

又表达了父母的支持关注
和理解

。

接着
，

轮到我代表教师发言
。

我以充
沛的激情表达了老师们忘我的奉献精神和
对学生的殷切期盼

，

富有激情的话语中
，

寄

予着厚望和要求
，

真情勃发的语言把会场气
氛推至高潮

。

这时
，

满文军的一首歌曲
———

《

懂你
》

缓缓响起
，

我让学生起立把手里的康
乃馨献给身旁的父母

，

拥抱着父母并大声说
出

“

谢谢妈妈
！

谢谢爸爸
！ ”

伴随着歌声我
深情地朗读

：“

小草不忘阳光的友情
，

我们不
忘父母的恩情

，

父爱如山
，

母爱如水
，

山水流
长

，

我们感恩不尽
！ ”

此时的情景简直无法形
容

，

父母和孩子含泪相拥
，

老师和学生热烈
拥抱

，

泪水与欢笑交织在一起
……

此情此景
终身难忘

，

刻画在记忆的深处
，

每每想起还
会泪花闪闪

，

我还特意保存了一段视频作为
留念

。

25

年的讲台生涯中
，

不时收到学生的问
候短信和打来的电话

；

不经意地走在路上
，

还
遇到曾经教过的学生上来打招呼

；

也曾参加
过学生的婚礼

。

少年时期顽皮的学生犹记曾
经给我带来的麻烦

，

还依稀记得班里活动的
场景和一些趣事

。

一批批学生长大成人
，

走向
社会

，

在各行各业施展才华
。

虽然很多时候已
叫不出学生的名字

，

但一声问候足以让我欣
慰和自豪

。

回望讲台
，

经历了
25

个春秋的轮回
，

日
出日落周而复始

。

三尺讲台已经深深雕刻在
生命中

，

无法磨灭
。

讲台见证了我曾经奋斗努
力的青春

，

记录了我成长的足迹
，

分享了我的
喜怒悲欢

，

更重要的是成就了我的人生梦想
：

我从事了阳光底下最光辉的职业
！

暖风习习
，

桃花葳蕤
，

耳畔又响起宋祖英
那首动人的歌

：

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，

才知道那
块黑板

，

写下的是真理
，

擦去的是功利
；

长大
后我就成了你

，

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
人

，

奉献的是自己
……

浑江发源于长白山
，

流到辽宁省桓仁县
附近形成了一个

“

大泡子
”，

肥沃的黑土地吸
引了许多

“

闯关东
”

的山东老客
，

逐渐形成了
一个自然屯

———

泡子沿
。

我就出生在泡子沿
，

我老爸可不是
“

闯关东
”

来东北的
，

他是
1956

年从部队复员分配来的
。

因为泡子沿有一个
地质勘探队

，

勘探队的叔叔大爷们就在
“

�牛
哨

”

上打钻孔
，

为的是在
“

�牛哨
”

修建一个大
水电站

———

桓仁水电站
。

桓仁县是一个好地方
，

滔滔的浑江水环
城而过

。

当地产的大米特别好吃
，

据说当年还
是

“

贡米
”

呢
。

我们朝鲜族原本就喜欢吃大米
，

尤其喜欢吃
“

桓仁大米
”。

在泡子沿附近有一座高高的
“

五女山
”，

传说是一座古代高丽王城
，

山顶上长年云遮
雾罩

，

上山的小毛毛道可不好走哪
！

山顶上有
些断墙残壁

，

还有一座狐仙庙
———

其实是一
个壁龛

，

石壁上用红漆写着
“

胡大仙神位
”，

怪
吓人的

。

山顶上还有小水塘
，

水不深
，

但是夏
天不满

，

冬天不干
，

老人们说
“

山多高
，

水多
高

”，

真是一点不假
。

春天时满山的杜鹃花红
得耀眼

；

秋天时满山的红叶更让人心醉
！

从山
上朝下望

，

浑江就像一条银色的丝带
，

蜿蜒曲
折地环绕着桓仁县城

，

真是美极了
！

我是
1960

年出生的
，

那是
“

困难时期
”，

母
亲缺少奶水

，

所以我长得又矮又小
，

人们叫我
“

小丫蛋
”。

妹妹比我小
4

岁
，

生她时母亲奶水
足

，

所以她长得又大又胖
，

人们叫她
“

胖丫蛋
”。

勘探队有很多工人
，

不同工种的报酬相
差很大

：

钻工工资高
，

津贴多
，

粮食定量每月
54

斤
。

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
，

身体一直
不好

，

干不了重活
，

只能打个更
、

当个仓库保

管员什么的
，

工资就低
，

粮食定量每月
32

斤
（

还得扣一斤
“

节约粮
”）。

母亲带着我们姐妹
，

没法上班
，

为此我们家的生活比较清贫
。

勘探队在泡子沿盖了许多家属房
，

都是一
些简易房

：

油毛毡盖顶
，

土坯砖垒墙
，

屋里一铺
大火炕

，

冬天
，

一家人挤在炕上
，

暖暖和和的
。

泡子沿有几百户人家
，

逢集时非常热闹
，

可平时只有挑
“

八股绳
”

的小贩沿街叫卖
。

我
同学陈小芬的爸爸是钻工

，

她们家生活好
。

有
一天早上

，

我和她一块儿上学
，

她从衣兜里掏
出一个纸包

———

一股肉香味扑鼻而来
。

我问
：

“

小芬
，

你手上是什么东西
？

这么香
！ ”

她炫耀地说
：“

五香牛肉
。 ”

望着她一口一口地咬着五香牛肉
，

馋得
我直咽口水

。

下学回家后我缠着母亲要
“

五香
牛肉

”，

妹妹看我要东西吃
，

也跟着要
。

母亲被
我们缠得没法

，

只好说
：“

好吧
，

你们上街看
着

，

卖牛肉的来了叫我
。 ”

我和妹妹赶忙上街
，

盼着卖五香牛肉的
小贩快来

。

左等右等
，

一直等到天都快黑了
，

下班回家的人多了
，

那个挑担卖熟牛肉的小
贩才晃晃悠悠地过来了

，

一边走一边吆喝
：

“

五香牛肉
！”

我让妹妹赶紧回家叫母亲
，

自己
上前拦住小贩

。

母亲问了价
，

挑了半天
，

才挑了一块黄黄
的

“

五香牛肉
”，

我兴高采烈地接过肉
，

赶紧咬
上一口

。

妹妹一把抢过去
，

也张嘴咬上一口
：

“

姐
，

咬不动
，

不好吃
。 ”

“

怎么这么韧啊
，

咬起来咕扎咕扎的
？ ”

“

妈
，

这是五香牛肉吗
，

怎么色儿和陈小
芬吃的不一样呢

？ ”

“

这就是五香牛肉啊
。 ”

母亲说是
“

五香牛肉
”，

一准儿错不了
，

我
拿着

“

五香牛肉
”，

领着妹妹高高兴兴地找陈
小芬显摆去了

。

“

老金家的
，

你不给
‘

小丫蛋
’

和
‘

胖丫蛋
’

买点好肉吃
，

让她们吃牛肺管子
。

那玩意儿咬
不动

、

嚼不烂
，

有什么吃头啊
！ ”

“

老王大爷
，

让您见笑了
。

给她们买肉吃
，

好吃
，

下回她们还要
；

牛肺管子不好吃
，

下回她
们就不要了

。

老金有病
，

每个月上不了几天班
，

开不了几个钱
，

哪有钱给她们买牛肉吃啊
！ ”

……

如今
，

父母亲早已过世
，

我也退休了
，

当
上了奶奶

，

过着城里人不愁吃不愁穿的舒心
日子

。

可是
，

我仍然忘不了泡子沿
，

忘不了
40

多年前
，

母亲给我买的咬起来咕扎咕扎响的
“

五香牛肉
”……

忘不了的
“

五香牛肉
”

电力职工为世博开园创作歌曲
本报讯

（

通讯员吉建芳记者毛浓曦
）

在
5

月
1

日的世博园开园仪式上
，

由上海世
博会亲善大使刘德华和韦唯共同演唱的

《

世
界在这里相聚

》

拉开了仪式序幕
。

这首歌的原
创词作者

、

中国知名作词人海雷是陕西省电
力公司宝鸡供电局的一名普通检修工

。

2

月下旬
，

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安栋邀
请海雷共同为世博会创作一首歌曲

。

接到邀
请后

，

海雷立刻投入创作
。

2

月
25

日
，

安栋把
音乐样带发给海雷

，

他很快完成了第一稿创
作

。

之后在安栋的指导下
，

海雷对歌词进行了
9

次修改
。

最后
，

歌曲由安栋上报
，

经国家一
级剧作家任红举

、

世博会中文主题歌词作者
甘世佳修改

，

更名为
《

世界在这里相聚
》。

海雷还参与了大型原创多媒体音乐剧
《

弘一
》

主题曲
《

大爱无量
》

以及部分唱段歌词
的改编

。

5

月
8

日起
，

该剧作为世博会文化艺
术交流项目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

。

新感觉捷克雕塑艺术展举办
本报讯由中国美术馆和布拉格国家美

术馆联合主办的
“

新感觉
———

1960

至
1980

年代捷克雕塑艺术展
”

于
5

月
11

日至
6

月
30

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
。

此次艺术展将展出雕塑作品
61

件
，

包括
系列雕塑

、

玻璃雕塑
，

还有绘画作品和过去展
览活动的照片等

。

展览收入了
1958

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
上获得成功

，

并开创了捷克创作思想价值更新的
美妙时代的那一代艺术家的作品

。 （

法明
)

书法家周森获
“

世界杰出艺术家奖
”

本报讯
5

月
2

日
，

由世界华商基金会主
办

、

世界华人总会和世界华人协会在香港湾
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颁奖典礼上

，

授予了
中国书法家周森

“

世界杰出艺术家奖
”。

周森以左手反书而称著于书坛
，

被称为
中国乃至世界一绝

。

然而
，

他被社会所称赞
，

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书法艺术
，

更主要的是
，

他
始终如一地坚持从事慈善事业

。

颁奖典礼上
，

周森院长捐赠
10

幅名画进行拍卖
，

所得善款
将捐赠予中国乙肝基金会

。 （

文怡
）

《

鲁若曾画集
》

首发座谈会举行
本报讯

5

月
10

日
，

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研
究部

、

北京世纪名人国际书画院主办的
《

鲁若
曾画集

》

出版首发座谈会在全国政协举行
。

《

鲁若曾画集
》

收录了鲁若曾自青年学生
时期至今

，

与画笔相伴
50

余年来各历史时期
的主要作品

580

余幅
。

鲁若曾的代表作
《

春
》

和
《

山村秋色
》

被分
别收入

《

中国新文艺系
1949

—

1966

美术集
》

和
《

20

世纪北京绘画史
》；

他的近作新农村建
设系列更是别有特色

。 （

李穆
）


